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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衰老了吗？

张 程　刘玉安

摘　要：从 《哥达纲领》到 《柏林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历经艰难险阻，发展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举足轻
重的大党并曾独步德国政坛多年。但自上世纪９０年代步入所谓 “新中间道路”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背弃了
初衷，其执政理念从服务工人群众转向了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协调发展，从而丧失了自己的阶级特色，政治影响
力也每况愈下，有被排除于主流政党行列之外的危险。德国社会民主党衰老了吗？它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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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经历最坎坷、党员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德国
社会民主党，一直被认为是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领头羊。然而，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曾经独
步政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已经四次败北。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２０１７年选举
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仅仅获得了２０．５％的选票，虽然勉强保住了第二大政党的地位，但得票
率与其后的几个非主流政党包括刚刚组建不久的极右翼选择党已经相差无几，且随时都有被
挤出主流政党行列的可能。作为德国乃至欧洲政坛的大佬，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衰老了吗？

一、工人阶级的政党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组建起来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１８４８革命时期的德国工人协会。１８６３年，费迪南·拉萨尔在莱比锡正式组建了全德工人联
合会。１８６９年，奥古斯塔·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１８７５
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实现了联合并通过了著名的 《哥达纲领》，现代意
义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工人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１８９０年更名为德国社会民
主党）正式成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予了高度关怀和密切关注，把它当作自己的政党。

对于该党通过的第一部纲领即 《哥达纲领》，马克思曾经几乎是做了逐词逐句的推敲、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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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和指正。恩格斯更是成为该党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经常的撰稿人。

当时的德国刚刚实现了统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兴未艾。１８７１年德国的煤产量还只有

２９４０万吨，生铁１５６万吨，铁路１８５００公里，而到了１８８０年德国的煤产量达到了７０２０万吨，

生铁４６５万吨，铁路４１８１８公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迅速壮大。

１８６３年全德工人联合会创立时，德国的工人总数仅为２００多万，１８７１年则达到了８２０万，

１８８２年达到了１１３５万，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２５％①。

随着工人队伍的壮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很快在德国各地建立
起了几百个基层组织，并拥有了上千家报刊和出版物。在１８７７年的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
主党居然获得了４９万张选票和１２个议会席位。虽然社会民主党当时还没有直接向资本主义制
度发起挑战，还仅限于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来保证工人群众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但这已
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于是，德国政府于１８７８年制造了一个理由，通过了 《反对
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该党的所有刊物被查封，党
的许多领袖和骨干被流放，党的各种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转入地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公开号召广大工人群众团
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转入地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也给予了许
多具体的指导和建议。１８８０年８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宣布将以
一切手段坚持斗争。由于有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非常法令》事实上并未能遏制住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在１８８４年德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增加到了５５万张，议会
席位达到了２４个。

这一事实使德国政府意识到：对于工人运动，显然不能纯粹依靠武力镇压，工人群众的
实际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解决。于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主持下，德国政府于１８８３、

１８８４和１８８９年连续通过了 《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 《养老保险法》三部法律，建立
了所谓的 “国家社会主义”体系。１８９０年９月，《非常法令》也被废除，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
获得合法地位。这些法律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工人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但
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却有所改善，他们对资产阶级政府、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和态度也有
所改变。用俾斯麦的话来说就是：对工人群众的实际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能
把他们争取到政府一边，他们就不会追随社会民主党人了。

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在１８９０年的德国
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数猛增到１４２张，得票率达到了１９．７％②。这个成绩，使德国
社会民主党更加相信议会道路和合法斗争，它因此也逐步放弃了一些过于激进的提法，更加
关注工人群众当下的、直接的现实利益，如普遍选举权、结社自由、８小时工作制等等。结
果，其选票节节攀升：１８９８年突破了２００万张，１９０３年突破了３００万张，１９１２年则达到了

４２５万张，占选票总数的３４．８％，获得了１１０个议会席位，成为议会最大政党③。

最为关键的是，整个西方特别是德国的资本主义当时还处于上升时期，这一点从下表可
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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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上升

德国 大不列颠 法国 俄国 意大利 美国 世界

１８６０　 １４　 ３４　 ２６　 ８ ｎ／ａ　 ８　 １４

１８７０　 １８　 ４４　 ３４　 １３　 １７　 １１　 １９

１８８０　 ２５　 ５３　 ４３　 １７　 ２３　 １７　 ２６

１８９０　 ４０　 ６２　 ５６　 ２７　 ４０　 ３９　 ４３

１９００　 ６５　 ７０　 ６６　 ６１　 ５６　 ５４　 ６０

１９１０　 ８９　 ８５　 ８９　 ８４　 ９９　 ８９　 ８８

１９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９８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１９１３年为１００的话，工业革命完成最早的

英国，１８６０年工业产值也仅相当于１９１３年的３４％，位居第２位的法国相当于１９１３年的２６％，

工业革命起步较晚的俄国和美国才仅相当于１９１３年的８％，全世界平均仅相当于１９１３年的

１４％，德国那时的指数也是１４，即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尽管这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调整的空间，各国资产阶级手中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正如德国的俾斯

麦政府那样，它所出台的社会政策虽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但广大工人

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处于上升态势。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良主义显然

更能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愿望。这一点恩格斯在晚年也意识到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发展在

当时还远没有达到顶峰，马克思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缺乏付诸实践的历史条件①。

在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１２年成为德国政坛的最大政党，这使它
更加坚信议会道路。因此，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保卫国家为名

选择了支持政府战争政策的立场。在战争失败、德国政坛陷入危机和混乱之际，德国社会民

主党挺身而出，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虽然它未能像马克思曾经希望的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

来推翻资本主义所有制，但就其基本立场而言，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还不失为德国工人阶级

的政党。由于德国工人阶级还处于发展壮大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遭受到一些挫折，走

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希特勒上台后，社会民主党甚至被取缔，但它在德国政坛的影响力却坚

如磐石，因为它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

二、全民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欧各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同时，也给德国人民

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二战结束时，整个德国没有一座完整的城市，

在任何一座城市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楼房，在任何一座楼房几乎没有一扇完整的玻璃。而德

国社会民主党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就被取缔了，党的领导人遭遇了暗杀、逮捕、流放和监禁等
残酷迫害，党内精英和骨干也被迫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结束后恢

复了合法地位，但由于组织机构已被完全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处于重建之中，无法

１５德国社会民主党衰老了吗？

① 张世鹏：《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主义起源探究》，载 《科学社会主义》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正常地参与政治活动。而经历了战争摧残的德国人民也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这在客观上为基

督教民主联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遇，使它在战后的德国政坛上一度独占鳌头。

战后，库尔特·舒马赫出任德国社会民主党重建后的第一任主席。这一时期，虽然德国

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政策主张并不偏激，但是从思想观念到言辞语气都过于传统，不符合战后

德国的实际情况。但此时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１９４９年战后德国的首次选举

中，社会民主党仅仅获得了２９．２％的选票和１３９个议席，到了１９５３年第二次选举，社会民主

党的得票率又明显下滑，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则大幅上升到了４５．２％。此时的社会民主党仍然

墨守成规，没有任何调整。到１９５７年第三次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飚升到５０．２％，

即它独自获得了绝对多数，这在德国近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有所回升，但

还是只有３１．８％，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少了将近２０个百分点①。

１９５７年选举惨败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改革。１９５９年在哥德斯堡举行的社会民主党特别代

表大会通过的 《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社会民主党与传统彻底决裂。《哥德斯堡纲领》不仅公

开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提法，还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还

首次明确承认教会组织为社会伙伴，并声称要尊重其特殊提案，对它们的合法权益提供保护。

这显然是想争取广大的基督教选民。用瓦尔特的话来说就是：“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１５日，在巴

特哥德斯堡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代表大会标志着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史上伟大的纲领

转折。从此，它不再坚信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而是深信基本价值和多元主义。”② 这表明，

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由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全民的政党了。

这一转变很快收到了效益。在１９６１年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终于打破了３０％
的魔咒，上升到了３６．２％，１９６５年又上升到３９．３％，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差距越来越小，社

会民主党有望获得久违了的政权。

１９６５－１９６６年，德国经济出现了低迷，为了平衡预算，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府决定

提高税收，联合执政的自由党坚决反对，几名自由党部长集体辞职，导致联合政府垮台。与

此同时，德国新纳粹党和共产党的力量都非常活跃，德国政局动荡不定。在这种情况下，社

会民主党决定与自己多年的竞争对手合作，组建一个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新任主席勃兰

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席勒出任经济部长。在

人们对社会民主党还普遍怀疑的情况下，能够得到连续执政将近２０年的资产阶级大党的认

可，并且主管基督教民主联盟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两个部门———外交部和经济部，这对已经靠

边站了１７年的社会民主党来说，至少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当时领导大联合政府的基督教

民主联盟领袖、政府总理基辛格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３日在联邦议院发表的政府声明中这样说：“基

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决心在联邦范围内共同组阁……这无疑是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的里程碑，是我国人民寄予许多希望和关怀的事件。人们希望在联邦

议院中有远远超过三分之二多数的大联盟成功完成交付于它的使命，特别是调整公共财政收

支，紧缩行政开支。人们关心的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和货币的稳定。”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不负所望。在被誉为德国经济政策超人的经济学家席勒的精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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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德国经济很快走出了低迷，公共财政也日渐平衡。在外交方面，作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的勃兰特积极推动新东方政策，促成了与民主德国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
家关系的解冻。

社会民主党负责任、敢担当的精神和治理能力征服了选民。在１９６９年的选举中其得票率
又增加了３个多百分点，达到了史无前例的４２．７％，成为议会最大政党并获得组阁权，它随
即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由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终于成为德国政坛的主导力量。

在外交方面，社会民主党政府继续推进大联合政府时期的新东方政策。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
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期间，在参观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并向纪念碑敬献
花圈时，在事先没有安排的情况下，突然在纪念碑前下跪，为纳粹时期德国所犯下的罪行做
了真诚忏悔。尽管他本人也深受纳粹迫害，二战期间一直在与纳粹做坚决的斗争。勃兰特的
华沙之跪，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德国，为德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与好感，赢得了广阔的
国际活动舞台。就在当天，联邦德国与波兰签署了关系正常化的友好条约。随后德国与其他
东欧国家也相继签署了类似的友好条约，联邦德国正式回归国际社会。

从１９６６年参与执政到１９６９年主导政府，德国不仅在外交上有了重大突破，在经济上也出
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德国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特别是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有了明显
提高。１９６５年，德国人均社会保障费还只有８８８欧元，社会民主党参与执政的第二年，这个
数值就达到了１０４４欧元，到１９７２年议会换届选举时，这个数值已经大幅提高到１７２３欧元①。

这在当时是西欧、也是全世界社会保障水平的最高程度，德国的社会团结水平、社会凝聚力
达到了空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一个全民国家。这为后来的东西德统一奠定了基础。在
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悬念地赢得了１９７２年的选举，得票率再创新高，达到了

４５．８％②。社会民主党继续执政，勃兰特继续担任总理。

１９７４年，由于自己的秘书被指控为东德间谍，勃兰特不得不辞去总理职务。继任的施密
特继承了勃兰特的所有政策。１９７３年第一次石油价格暴涨虽然使德国经济受到重创，但凭借
巨大的贸易顺差，德国成功地抵抗住了这一波冲击。此外，社会民主党政府还遣返了５０万没
有长期工作许可的外籍工人，这也有效地缓解了由于石油涨价、经济萎缩造成的失业压力。

在１９７６年国会选举中，由施密特挂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获得了４２．６％的高票并继续执
政，施密特继续担任总理。

但是，当１９７９年国际石油价格再次暴涨时，德国已经没有了贸易顺差，也没有可以遣返
的外籍工人。依靠此前良好的执政表现，社会民主党虽然以４２．９％的得票率赢得了１９８０年的
选举，但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德国经济开始出现负增长，失业率攀升。１９８２年，联邦德国的失业
人口达到２００万。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社会民主党主张采取传统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
需求、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而联合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则坚决反对过多的政府干预，并转向
了以科尔为领袖的联盟党一边，这使得社会民主党在连续执政１６年 （其中有３年为参与执政）

后再度被挤下政坛，成为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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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间阶级的党

按照目前德国的政治游戏规则，一个政党如果长期不能上台执政，它的政治生命力和政
治影响将逐渐消退，将逐渐被边缘化。而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想保证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赢
得足够多的选票，就必须上台执政。在某种意义上，选票就是一个政党的生命线，社会民主
党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自１９８２年被迫下台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表现一直不尽如人意。１９８３年，社会民
主党的得票率下降到３８．２％，１９８７年又再次下滑到３７．０％。之所以出现这种每况愈下的现
象，是因为进入８０年代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德国的社会结构发生
了变化。如前所述，社会民主党是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一方面，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政策主
要是为工人群众服务的，另一方面，广大工人群众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稳定的票仓。进入８０年
代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开始急剧萎缩。１９７０年，德国工人在全国就业人口中还占据

５１．２％的绝对多数，１９８７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４１．５％①，而到了２０００年，德国工人在全国
总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只占３５．２％②。

雪上加霜的是，在工人阶级队伍萎缩的同时还发生了思想上的严重分化。按照西方一些
学者的观点，进入８０年代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物质主义时期，阶级
地位与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模糊，工人阶级也不再是铁板一块。随着绿色运动、和平
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运动以及欧洲一体化运动等的兴起，德国的政治生态也发生了
深刻变化。新一代德国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和形式趋向多样化，传统政党在他们政治生
活中的重要性下降，很少有选民对某个党派有稳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代表特定价值取向、

特定群体利益的小党，以及抗议党和单一议题党的数量越来越多。１９７２年，参加西德联邦选
举的政党只有７个，１９９８年则增加到了３３个③。在２０１７年的这次大选前，德国登记在册的政
党总数达到了１１２个，其中参加联邦议会选举的政党增加到了３４个④。

由于众多政党的参与，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老牌政党的主流地位必然下降。事实上，

进入９０年代后，作为传统大党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和较小规模政党之间的差距开始明显缩
小。由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生态环境、移民、多元文化等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了所有政党
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选民都共同关心的议题，为了争取最大数量选民的支持，

每个党派都会以 “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标榜自己，社会民主党的全民党定位也就失去了实
际意义。

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感受到了工人阶级队伍萎缩、选民思想分化给它
带来的挑战，开始考虑战略调整。１９８５年，由党主席勃兰特挂帅，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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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负责起草新的基本纲领的基本价值委员会，以迎接时代的挑战。苏东剧变加速了德国社会
民主党的转型。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社会民主党在柏林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份新的纲领，即
《柏林纲领》。《柏林纲领》虽然充分肯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以往成就，强调了党的左翼人民党的
身份，但已经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为了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进一步划清界
限，柏林代表大会之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文件中 “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都不见了，

代之为更加中性、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的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把自
己打造成所谓 “新中间阶级”的党。从那时候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事实上已经完全认可了
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阶级特色。这一转型有一定的效果。１９９４年的联邦
议会竞选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有所回升，达到了３６．４％。

１９９４年之后，德国经济开始持续低迷。１９９６年，德国的失业率首次突破两位数，达到了

１０．４％，１９９７年则进一步飚升到１１．４％。执政的联盟党对于持续的经济低迷束手无策，这给
了已在野１６年的社会民主党机会。社会民主党以 “劳动、革新与公正”为口号，提出了一套
吸引大多数选民的社会政策，结果得票率有了大幅上升，达到了４０．９％，比１９９４年上升了

４．５％，联盟党的得票率则下降了６．２％，仅为３５．２％。社会民主党以第一大党的身份与绿党
结成执政联盟重返政坛，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出任政府总理。

重返政坛的社会民主党采取了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执政策略。用施罗德的话来说就是：德
国开始走上了一条所谓 “新中间道路”。为了刺激持续疲软的德国经济，社会民主党不是刺激
消费，而是采取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减税措施。社会民主党政府把个人所得税的起征
点从先前的１２３６０马克，逐步提高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０００马克，与此同时，起征税率从２５．９％降
低到１９．９％，最高税率也从５３％降低到４８．５％。施罗德的解释是这叫放水养鱼，减少政府干
预，尊重市场规律。

如此大规模的减税意味着政府财政必然减少，意味着政府财政开支必须压缩。而在当时
德国政府开支中，占比重最大的社会保障开支 （从１９９５年起已经突破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０％）必然首当其冲。社会民主党政府甚至做出承诺：每年要减少国内生产总值０．８个百分
点的社会保障开支，其主要措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从而减少失业救济金的
发放。

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方略有一定的效应。德国经济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复苏，失业率明显下降。

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出意外地又赢得了２００２年的大选。它的得票率虽然有所
下降，仅为３８．５％，但由于其竞争对手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仅为２９．５％，社会民主党保
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从而得以连续执政，施罗德继续担任政府总理。

但是，当时整个西方经济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德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德国的失业率
虽然开始下降，但仍然接近两位数，失业人员依然有４００多万。为了缓解大规模失业的压力，

获得连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哈次改革。

哈次改革对于克服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激励失业人员重返劳动力市场有一定的积极作
用。我国的 《光明日报》在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６日曾经发表了 《哈次不让德国人做懒汉》的评论员
文章，肯定了改革的积极意义。它鼓励人们接受低收入、临时性工作，鼓励失业者自主创业，

鼓励失业者接受新的岗位培训等等都无可厚非，但由于多年的经济低迷，社会民主党从其前
任手中接管了一笔数额巨大的政府债务，其减税政策又进一步减少了政府财政收入，为了压
缩政府开支，社会民主党只能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从２００２年开始，社会民主党政府把
失业津贴、医疗保险费、养老津贴普遍做了下调，例如把原来由政府负担的医疗项目改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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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费，把享受养老津贴的年龄由６５岁提高到６７岁，把享受失业津贴的最长时间由原来的

３２个月缩短为１２个月，１２个月后如果找不到工作则只能接受标准更低的社会救助，而且还
必须接受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等等。

显而易见，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以牺牲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社会民主党传
统上一直是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表自居的，而且无论是在它的早期、战后初期甚至１９９８
年和２００２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确实主要是靠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广大失业人员的选
票才取得执政地位的，而哈次改革却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这在德国引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爆发了德国重新统一以来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哈次改革，特别是抗议关于失业政策的改革。这一反抗活动在德国持续了数月，在一些
地区甚至持续了许多年。社会民主党因此失去了一大批传统的支持者。

哈次改革的负作用在２００５年的大选中得以充分显示：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由２００２年的

３８．５％下降到了３４．３％，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则由２９．５％上升到了３５．２％，社会民主党
在丢失了几百万张选票的同时也丢掉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基督教民主联盟以第一大党的身份
组阁，党的领袖默克尔出任政府总理并且开始了德国政坛的一个新时代。社会民主党不仅被
挤到了一个配角的位置，而且每况愈下。在２０１７年选举中，其得票率又创新低，仅为

２０．５％，不仅被前面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甩开了一大截，而且还大有被身后的选择党超越的态
势。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衰老了吗？

四、结　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是一个信奉改良主义的党，但它最初毕竟明确代表着广大工人群众
的利益，毕竟以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因此在早期，尽管曾经两次被取缔、

处于非法状态，它依然能够发展壮大，成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政坛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战后初期，为了赢得更多选民，社会民主党虽然打出了全民党的旗帜，但它所提出的具体社
会政策、所推行的一些社会改革，还是明显为广大工人群众、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它虽
然不再提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但毕竟还在改良资本主义。但自上世纪末步入所谓 “新中间道
路”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迷失了方向，背离了自己的初衷，已完全认同了资本主义
制度。虽然它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革，但其目标已经不是为广大工人群众、为社会弱势群体
谋利益，而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协调、更加平稳地运转。如果可以把早期的社会民
主党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把二战后至上世纪末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
的医生的话，那么自 “新中间道路”以来的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已经沦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按
摩师了。而正是由于它自废武功，放弃党的阶级特色，所以才导致它的政治影响力日渐衰落。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衰老了。

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使命是否就此完结了呢？未必。

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为应对德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社会矛盾而组建、发展起
来的。一百多年以来，德国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有了很大变化，但它所引发的基本社会矛盾却
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在早期的几乎所有纲领中，德
国社会民主党都有对这一现象的猛烈批判。甚至在标志着向全民党转型的 《哥德斯堡纲领》

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这样批判道：“人把生产力发展到最高程度，积累了巨大财富，却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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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大家公正地分享这个共同成果。”① 但是，自１９８９年１２月的 《柏林纲领》之后，德国社会
民主党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调门开始明显降低。这并不是因为两极分化的问题已得到缓解，

恰恰相反，是因为自那时以来，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资本已经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在
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把两极分化问题从少数发达国家扩展成为一种世界现象。与战后
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相比，自２０世纪末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现
象都十分突出，下图非常直观地反映出这一点：

图１　经合组织部分成员国１０％最富有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家庭净财富所占的比重②

（２０１２或最接近年份）

可以看到，在所有发达国家，１０％最富有家庭的税后收入超过税后总收入的２０％，而在
净财富上，在许多国家，１０％最富有的家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５０％，德国更是接近于６０％，

仅次于美国和奥地利，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此当然心
知肚明。只是迫于资本全球化的压力，担心德国资本主义失去国际竞争力，而不敢直面这一
现象。也就是说，在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面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退缩了，胆怯了，不敢亮剑、

不敢坚持自己的初衷，从而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与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工党。在

２０１７年英国大选中，英国工党提出了 “服务多数、而非少数”的纲领，结果赢回了多数选民，

得票率一举超过了４０％。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也该重新定位了呢？

（责任编辑：李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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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鹏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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